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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轻难坝”到“金兰坝”
——一个巴渝地名的嬗变与乡土中国的文化密码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曾庆福

在中华历史长卷中，地名并非静止不
变的符号，而是承载着岁月流转、族群迁
徙、生产活动与文化想象的活态记忆。它
们的演变，暗藏着社会变迁与集体心理的
深刻逻辑。

位于重庆万盛经开区的金兰坝，其名
称从南宋轻难坝到今日金兰坝的跨越，便
是一幅微缩而典型的中国乡土社会文化
演变图景。通过对这一地名嬗变的抽丝
剥茧，我们得以窥见历史真相、民间传说
与美好寓意如何交织缠绕，共同塑造一方
水土的身份认同。

一
历史的本相

“轻难”其名与地理实况
地名的起点，往往扎根于最质朴的地

理特征或生存体验。金兰坝的最早文字
记载，见于一方出土的南宋墓志。据《赵
牟氏墓志铭》载，乾道元年（1165年），赵牟
氏之子将其母迁葬于“轻难坝艮山下”。
此碑文于清嘉庆年间因雨水冲刷墓穴而嘉庆年间因雨水冲刷墓穴而
重现人世重现人世，，被学者罗星收录于道光版被学者罗星收录于道光版《《綦綦
江县志江县志》，》，可靠性极高可靠性极高。。

““轻难轻难””二字二字，，为我们揭示了这片土地为我们揭示了这片土地
最初的面貌与先民的感受最初的面貌与先民的感受。。““轻轻””字字，，在此在此
处非指重量处非指重量，，而在古汉语中有轻视而在古汉语中有轻视、、不以不以

为重的引申义，亦可通“经”，有经历之意；
而“难”字，直指艰难、险阻。结合金兰坝
的地理环境——虽为坝子，但四面环山，
交通闭塞，在古代开发初期，必然面临垦
殖艰辛、出入不便等现实困难。“轻难”一
名，极可能是一种略带诙谐或无奈的口语
化表述，形容此地是“看似寻常（或须经
历）的艰难之地”，真实记录了先民拓荒时
的生存境遇。

二
音转的桥梁

“轻难”的流变与地名记忆
在缺乏严格标准化字形的民间社会，

地名在口耳相传中发生音转，是普遍且自
然的现象。清代綦江大儒罗星在考察后
明确指出：“所云轻难坝，今讹为金兰坝。”

“讹”字点明了这一变化的关键机制：音近
而转。

“轻难”到“金兰”的音变轨迹清晰可
循。在当地方言中，两者发音可能高度近
似。这种音转为后来的雅化与再解释提
供了语音基础。晚清秀才戴鼎喆在《培修
寡妇堰记》中提供了更多线索：“此地旧名

‘轻滩’……而永兴诸碣乃作‘金銮’，或作
‘轻楠’。”“轻滩”可能是对“轻难”因地形
（养生河的溪滩）产生的另一联想性记录；
而“金銮”则是更具戏剧性的音转，令人联
想到皇家宫殿想到皇家宫殿，，虽显附会虽显附会，，却反映了民间却反映了民间
对富贵荣华的向往对富贵荣华的向往；；““轻楠轻楠””则可能结合了则可能结合了

本地植物本地植物（（楠木楠木））的联想的联想。。这些这些
散见于坟墓散见于坟墓、、桥亭碑碣上的异桥亭碑碣上的异

写写，，如同一面面棱镜如同一面面棱镜，，折射折射
出地名在民间流传中的多出地名在民间流传中的多
样性与不稳定性样性与不稳定性。。它们并它们并
非非““失考失考””的谬误的谬误，，而是地名而是地名
活态演变过程活态演变过程中必然产生
的“复数历史”，共同构成了
地名记忆的民间档案。

三
传说的附会

结义故事与移民历史的糅合
当地名完成从“轻难”到“金兰”的音

转后，“金兰”二字所具有的深厚文化意象
（源自《周易·系辞》“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及《世说新语》中的

“金兰之好”），必然激发民间进行故事性
阐释的冲动。于是，一系列附会传说应运
而生，试图为这个美好的新名找到历史的

“根源”。
一种传说将“金兰”与当地盛产的金

兰花相联系，并衍生出早期张、戴二姓因
花结谊、和睦如兄弟的故事。然而，族谱
史料揭示了更复杂的移民真相：戴姓于明
代洪武年间徙居此地，而张、霍二姓则主
要是在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中
迁入。时间上的错位，使得“效法桃园三
结义”的叙事（如金兰坝入口现代牌坊简
介）更像是一种对理想社区关系的追认与
建构，而非历史事实的记载。更具现实色
彩的是，戴鼎喆提及明代秦姓寡妇修筑水
堰的功德，并推测“金兰”之名或源自其家
族所用《金兰簿》（记载结友名录的册子）
的遗意。此说将地名与地方开发史上真
实的重要人物联系起来，尽管仍需实证，
但比单纯的结义故事更具历史纵深感和
地方特色。

这些传说，无论虚实，其文化功能在
于：它们用生动的叙事“填补”了音转留下
的意义空白，将原本可能指向艰难地理的
旧名，成功赋予了文化内涵，满足了社区
凝聚与身份认同的内在需求。

四
雅化的定名

文人润色与官方认同的塑造
地名从民间俗称上升为官方正式

名称，往往离不开地方文人的考证、润
色与官方的采纳、标准化。在这一过程
中，价值评判与美好愿望起到了关键的
导向作用。

罗星作为本土儒学精英，在记录时
虽指出“金兰”为“轻难”之讹，但他同时
将此地誉为“小桃源”。这一文学化的
比喻，彻底扭转了“轻难”所隐含的负面
意象，转而强调其四面环山、良田百顷、
流水淙淙的富庶与幽美，为地名的雅化
奠定了审美基础。当“金兰”这一名称
因其吉祥、文雅的寓意（金兰之交）与地
方文人及民众对和谐、繁荣社区的期许
高度契合时，它便从众多音转异写中脱
颖而出。

最终，金兰坝取代轻难坝及其他名
称，被地方志、官府文书及地图所固定下
来。这一选择，并非对历史原名的简单恢
复，而是一次积极的、具有文化建构意义
的“正名”。它选择的是一个寄托了人际
关系理想（和睦如金兰）与地方发展愿景
（稳固而芬芳）的美好词汇，从而完成了地
名从“记录地理实况”到“承载社会理想”
的功能升华。

金兰坝的命名史，是一场跨越八百
余年的无声对话。它始于南宋移民对

“轻难”之地的客观描述，历经民间口传
中自然而随性的音转（金銮、轻楠等），再
通过附会传说进行意义的重构与填充
（结义故事、金兰花、金兰簿），最终在文
人雅士的审美提升与官方标准化中，定
格为寓意美好的“金兰”。这一过程，生
动诠释了中国乡土社会中地名演变的经
典模式：它是一条从历史事实出发，经由
语言流变、民间记忆编织，最终抵达文化
理想彼岸的路径。

在我家的书架上，放着三层近百盒
“索尼”录像带。录像带上都标注着拍摄
时间、地点和内容，这是我多年以前用摄
像机，记录着家乡江津古城变迁的历史资
料。

回望过去，还得从四十多年前说起
……我结束了知青生涯，返回城市，进入
了一家单位工作，生活平淡无奇。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下海成为江
津第一批个体工商户之一。

我从经营服装、皮鞋、皮衣的店铺，
到办雨伞加工厂，再到开茶馆、酒楼、
宾馆，成为早期步入小康生活的一员。
于是，我在滨江公园旁买了一套江景
房，临水而居。然而，我深知物质层面
的富足不算完美，人还应追求精神层面
的东西。

有人建议我成立公司，但我自认为做
个体户更自在。此时，正是百业如雨后春
笋般蓬勃发展，我开始尝试电视摄像服
务。这行业，既时尚又有品位，且不易被
人追赶。我立刻在江津县城创办了首家
电视摄像服务部，为生日、婚礼、企业庆典
等活动提供有偿服务。

社会在进步，城市在发展。1989
年，江津滨江路防洪大堤试验段开工，
场面感人。我用镜头记录下上千名民
工日夜加班修筑防洪大坝、改变江边景
观的场景；记录下周末，机关单位人员、
学生和解放军官兵共同奋斗在筑坝一
线；不少市民排队为工程捐钱捐物，场

面感人。
这年的酷暑之夜，洪水袭来，眼看大

水即将漫过正在修建的江堤，工程指挥部
的党员干部和民工突击队员，立即冲上抗
洪一线，转移机械设备、水泥材料，抢修大
堤，终于使江堤转危为安。

那一夜，我奔波忙碌，不断抓拍，摄像
机的电池也换了两块。

我想，这些感人的画面能够通过江津
电视台宣传出去，那该多好啊！我跑到电
视台，向编辑老师请教，他看了我拍摄的
视频资料后，给予了肯定与赞赏。从此，
我成为江津电视台的通讯员。

电视摄像需要技术，写作新闻稿需要
文化。唯一的方法就是学习。在虚心学
习的过程中，我迅速掌握了摄像的技能，
以及电视画面处理的诸多技巧。新闻写
作并非一日之功，我放弃了喝酒、打牌、唱
歌等个人爱好，夜晚闭门，埋头苦读，补充
知识。

为了尽快上手，我将部分生意交给了
妻子打理。

白天，我肩扛摄像机，身挎照相机，
穿梭在县城的大街小巷，记录着文庙、魁
星楼、遗爱池、民工纪念堂、四合院、旧城
改造、110 出警、百姓的“菜篮子”等场
景，我用心抓拍社会新闻和时代变迁，忙
碌而充实。

回想当年，正如那句俗语：“初生牛犊
不怕虎”。我肩扛M9000摄像机，胸前挂
着工作证，用镜头记录下江津撤县设市建

区、长江大桥落成、聂帅纪
念馆揭幕等重大事件。

1992年秋，江津撤县设市那天，万人
空巷，欢声雷动。作为特邀通讯员，我胸
前吊着工作证，肩扛摄像机，登上遗爱池
城楼，记录下了盛大的庆典活动。

1997年，政府引资修建了第一座江
津长江公路大桥，通车庆典的那天起，“走
遍天下路，难过江津渡”的历史成为过
去。我的镜头里记录下了庆典的全过
程。庆典结束时，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
枚“江津长江大桥竣工”纪念封，邀请聂荣
臻元帅的女儿聂力中将、市领导以及马来
西亚投资代表为纪念封签名。为此，我在
《重庆集邮报》上发表了《我为江津长江大
桥制邮品》的文章。

那些年来，我一边经商，一边从事电
视摄像和新闻写作。我送播的电视新闻、
电视专题片以及其他新闻在各级媒体上
发表，由于发表的新闻多，获得了重庆市
委宣传部连续三年授予的“优秀新闻工作
者”称号。

在镜头的方寸之间，我用心捕捉、记
录下了江津千年古城的历史变迁、新旧交
替，以及完成了人民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的
新闻报道，因而成为《重庆市精神文明个

体户》。我也先后成为重庆市新闻、摄影
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津区第
五届作协副主席。我这位个体工商户，从
摄影摄像发展到文学创作，这角色转换，
不仅是个人的努力，更重要的是社会进步
的缩影。

几十年一晃而过，江津，这个长江要
津，正从历史深处走来，以惊人的速度蓬
勃发展。

而今，进入人生下半场的我继续精彩
着，我用智能手机，用AI改变生活、传播
快乐。是的，生活中那么多快乐，哪能自
己独享呢！

方寸间的变迁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罗安会


